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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艾滋病，农民工如何不再高危？

������本报讯（记者丛民）日前，山东省人社厅、省财政
厅、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联合出台《山东省创业担
保贷款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明确化
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
网络商户创业者也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据了解，十大群体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即在法
定劳动年龄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
复员转业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高校在校生、毕
业 5 年内的高校毕业生、 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
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户、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 个人借款人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3 年。 企业借款人贷款额度最
高不超过 300 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2 年。

山东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返乡创业农民
工申请时需持有所属村委会（社区居委会）相关证
明和所在辖区街道（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
务中心出具的相关证明。 网络商户是指被认定为灵
活就业人员并在网络平台实名注册、稳定经营且信
誉良好的网络商户创业者。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是指

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认定的贫困人。
除此之外，企业借款人应具备两大条件：小微企

业应无拖欠职工工资、 欠缴社会保险费等严重违法
违规信用记录；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股东社会声
誉好，无不良信用记录，无违法乱纪行为，无重大诉
讼案件。

对符合条件、资料齐全的借款人，原则上担保机
构、 经办金融机构在 7 个工作日内联合对其创业项
目的有关情况、信用状况、生产经营情况、偿债能力
等进行调查、审核。 对调查合格并符合担保、贷款条
件的，原则上在 5 个工作日内与借款人签订担保、借
贷合同，经办金融机构向借款人发放贷款。

山东:返乡农民工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个人贷款额度最高 10万元，企业贷款额度最高 300万元

用家庭的温暖托起留守儿童的未来

������11 月 27 日，辽宁沈阳，一环卫工骑着电
动垃圾车行进在路上。 车上的环卫段子非常
醒目：抽刀断水水更流，乱扔垃圾愁更愁。

您在车窗乱扔垃圾， 我在路边干着急；
垃圾不落地，沈城更美丽……这些印在电动
垃圾车上的环卫段子，成了沈阳冬天的街头
风景。

幽默别致的环卫段子被印上垃圾车，得
到市民的普遍认同， 继而产生了良性的连锁
反应。 一位“00 后”男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环卫段子让我多了一些对环卫工的关注，觉
得要支持他们的工作。 ”

棋簿紫 摄/视觉中国

不懂防护：卫生条件差，安全意识缺乏
认知不足：身体不难受，认为不需治疗
易被歧视：住集体宿舍，容易暴露身份

编者按

为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 世界卫生
组织将每年 12 月 1 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

在北京艾滋病定点医院之一———佑安医

院，《工人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因流动性强，
卫生、安全条件较差，防范意识薄弱，农民工成
为易患艾滋病的高危群体。 为此，一些医院、红
丝带之家等医护人员及志愿者，也多次走进建筑
工地、工厂企业，为农民工宣传相关防护知识。

在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 本报以此报
道呼吁农民工增强对艾滋病的了解与防护，
并呼吁社会各方给予他们更多关爱与帮助。
敬请垂注。

赵剑影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11 月 23 日上午，广西
那佐苗族乡两名留守儿童因思念父母藏身于大巴

车底，蜷曲在客车的底盘；满身泥渍，颠簸 3 小时，
来到 90 余公里外， 寻找在广西百色打工的父母。
消息一出，引得很多网友泪目。

从学校里逃出，跨越 90 余公里，度过难熬的 3
个小时，冒着随时可能丧命于车轮的危险……这对
于两个孩子而言，却远不如见到父母那么重要。 近
年来，类似的消息屡见报端：留守儿童不远千里寻
找父母、返程之时追赶汽车，总能引发一次次热议。

事实上，留守儿童进入公众视野已有多年，他
们的生活质量、 心理状态和教育状况也一直是社
会公众关注的焦点。 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也动员

和发动力量， 力求最大限度地给予这个数量庞大
的群体更多关注和关爱，以不断改善他们的处境。
为了更好地帮扶留守儿童， 我国从 10 月 10 日起
正式启用了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信息管理系统”，
民政部也要求各地民政部门于 11 月底前完成农
村留守儿童的信息采集录入、审核报送工作，希望
通过建立起翔实完备的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台账，
破解农村留守儿童的管理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九大报告中谈到留守儿童问题， 提出要完善社
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健
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的关爱服务体系。

近年来，相关部门也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完
善保障政策、改进基层治理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
畅通铁路、 公路通村、 水泥小路修到了农户家门
口，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这些
基础性政策给农村留守儿童摆脱贫困提供了必要

的条件和基础。 但这些农村留守儿童所在的家庭，
因为地理上的阻隔导致其家庭功能破坏， 政府的
政策干预缺乏必要的转化和传递依托， 导致政策
效果消减。 例如，政府提供的扶贫资金能帮助留守
家庭脱贫， 却不能保证这些收入转化为儿童成长
发育必要的支出。

应当看到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是良心工程，更
是系统工程。 如果把贫困当作一种多维现象来看，
农村留守儿童可以算得上在健康、营养、教育、安
全和情感等维度上的贫困儿童。 因此，对于农村留
守儿童来说，仅靠增长式和保障式的“大家庭”关
爱只能帮助他们脱离物质上的困窘， 无法帮助他
们得到内心上的丰盈。 政府、社会和学校固然能发
挥社会合力，建立起关爱留守儿童的体系，但是政
府本身的能力、财力和人力有限。 尤其是在处理涉
及孩子成长的心理问题时，更是无法深入。

因此，彻底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需要在恢
复家庭功能上做文章。 要让家庭成为农村留守儿
童与社会沟通传递的渠道或平台。 用加快人的城
镇化作为减少留守问题的途径和手段， 让不管是
进城的还是留下的村民生活都能得到改善。 关爱
未成年人不能一蹴而就， 总是需要付出百倍的耐
心和努力。 要更准确地了解每一个留守儿童的愿
望与需求，更深入地把握他们生活和思想变化，需
要将各方面进行有效整合。 创造留守儿童和父母
团聚的条件， 用家庭的温暖和希望托起他们的人
生和未来，才是解决留守儿童的根本出路。

辽宁沈阳：

环卫段子印上垃圾车

本报记者 周有强

11 月 27 日下午 1 点， 忙过上午门诊的高峰
期，李在村刚吃上午饭。 作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的主任医
师，他从事艾滋病治疗已有 21 年。

在李在村接诊的病例中，不乏农民工的身影。
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流动性大，生活、卫生、安全条
件差，艾滋病防范意识薄弱等因素，农民工是艾滋
病病毒（HIV）传播的高危人群。然而，“在艾滋病防
治中，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是比较欠缺的，他们需
要社会更多的关爱和帮助。 ”李在村说。

“身体不难受，还需要治疗吗？ ”

今年 3 月， 佑安医院感染科门诊护士长邵英
给 3 名男性农民工进行了 HIV 检测。 这 3 名结伴
前来的农民工说，因为周围有人感染了艾滋病，他
们从工友处得知，如果被传染了艾滋病，来这里可
以接受免费治疗。

作为北京市 4 家艾滋病定点医院之一， 佑安

医院每天接待的艾滋病门诊量在两三百人左右，
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 450 人。 目前，佑安医院在治
随访的病人达 8000 多名。 让邵英没有想到的是，
这 3 名农民工都被检测出了 HIV 阳性。 更让她感
到惊讶的是，当她把这一结果告诉他们时，他们却
表现得无所谓。 他们还半开玩笑地互相打趣：“你
身体难受吗？ ”“不难受。 ”“那还需要治疗吗？ ”

“他们对艾滋病没什么概念，不知道得了艾滋
病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邵英开始给他们普及艾
滋病的常识：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的传染途径、
如何接受治疗、平时要注意什么……

这种对艾滋病完全不了解的案例并不鲜见。
在对现有数据进行梳理后，《工人日报》记者发现，
农民工群体对艾滋病的认知状况不容乐观。

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钟朝晖
2009 年对重庆 542 名农民工进行调查发现， 近三
分之一农民工不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近一半的
农民工认为蚊虫叮咬可以传播艾滋病，50.28%的农
民工不知道哺乳可以传播，超过一半的农民工不知
道共用牙刷、剃须刀可以传播艾滋病。

尽管经过近 10 年的普及，整个社会对艾滋病
的认知水平在提高， 但常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李在
村，农民工对艾滋病的无知和误解依然广泛存在，
这不仅导致他们对艾滋病产生恐惧心理， 同时也
对艾滋病感染者产生排斥，进而造成歧视。

为数众多的高危人群

作为一种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
主要通过性、血液和母婴传播的恶性传染病，我国
艾滋病的报告死亡数位居各法定传染病首位。 中
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9 月，我国
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 65.4 万例，

累计死亡 20.1 万例， 而且目前有 32.1%的感染者
未被发现。

昆明医学院健康研究所副教授严朝芳表示，
艾滋病往往侵袭那些由于性别、经济状况、文化等
原因而遭受歧视或被边缘化的个人和群体。 “农民
工获得信息和资源的程度低，收入低，生活、卫生、
安全条件差，性冲动化解能力差，艾滋病防范意识
薄弱， 大多缺乏医疗卫生服务和应对艾滋病的相
关指导，是一个为数众多的高危人群。 ”

“从临床经验来看，目前人们感染 HIV 的主要
途径是性。 农民工也不例外。 ”李在村的观察也得
到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印证。 今年 1~10
月份， 北京市新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共
3053 例，其中经性传播 2966 例。

通过推广安全套预防艾滋病传播， 已被公认
是控制艾滋病流行的一项重要措施。 但相关调查
显示，未婚农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有婚前性行为，
而有近三分之一从不使用安全套；已婚农民工中，
有 18.63%的农民工有婚外性伴侣，且大多属于商
业性行为人员， 发生性行为时仍有一部分农民工
从不使用安全套。

因此在严朝芳看来， 农民工属于艾滋病脆弱
群体，他们“暴露在危险或威胁之中，而且对危险
和威胁所带来的影响缺乏应对能力”。

防治宣传亟待加强

一对在北京打工的夫妻，丈夫发烧，最初以为
是普通的感冒，结果连续几个月不见好。 夫妻两人
来到佑安医院，一检测才发现双方都是 HIV阳性。

“很多人都是这样， 因为缺乏艾滋病防治意
识，直到身体扛不住了才来医院。 ”李在村说，艾滋
病的潜伏期很长，HIV 的感染者要经过数年甚至

长达十数年才会发展成艾滋病病人。 也因此，“很
多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错失了最佳的发现期和治
疗期”。

邵英认为， 应该在农民工群体中加大艾滋病
的宣传力度，提高防治意识。 “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要做好预防，避开高危行为。 一旦被感染了，一定
要早发现早治疗。 ”

李在村告诉记者， 只要发生了高危行为，就
应该及时到医院筛查。 所谓的高危行为，是指与
别人发生体液交换的行为， 包括无保护性交、静
脉注射吸毒、使用未经检测的血液或血制品 、与
他人共用牙刷、 剃须刀等可能引起血液传染的
行为。

而一旦确诊， 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就需要长
期定时吃药，还需要定期随访。 “农民工流动性大，
又长期在外工作，缺乏家庭支持，往往很难做到。 ”
邵英说，而且他们一般都住集体宿舍，很容易暴露
身份。 她曾接触过一个农民工，工地的领导得知他
得了艾滋病后，要赶他走，不仅不给工钱，还扬言
要他赔钱。 因为害怕被别的工友知道，尤其担心一
起打工的老乡知道后，将此事传回老家，他只能选
择忍气吞声。

很多人以为患了艾滋病，生活就彻底完了。 李
在村说，其实只要及时地进行正规治疗，艾滋病患
者是可以过上正常生活的。 “1996 年，佑安医院治
疗的第一个艾滋病患者， 至今还活着， 而且很健
康。 而通过母婴阻断技术，医院几十个艾滋病患者
拥有了健康的孩子。 ”

此外，要加大艾滋病的反歧视宣传。 邵英说，
艾滋病是一种疾病，任何人都有可能得，不要带着
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 几年前，邵英接触过一个从
外地来京的患者。 他已吃了两年药，但精神状态一
直不好，还存在抑郁倾向。 询问后才知道，每次他
去当地医院取药时， 医护人员总是表现出害怕和
躲避的神情。 而且他不敢告诉家人，也不敢抱自己
的孩子，心理压力很大。

“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心理关爱也很重要，
要疏导他们的情绪，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艾滋病。 ”
邵英说， 佑安医院从 1998 年就成立了爱心家园，
吸收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为艾滋病患者提供物质、
精神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